
路过钦州
董治 顺

钦州 ，在祖 国960万平
方公 里 的 国 土 上 ，实 在 是
一个 不 起 眼 的 地 方 ，它 的
知名 度也就 自 然无从谈起
了。

然而 ，世上 许 多 事 物
的发展变化 ，往往是常人难以想
象的 。钦州的崛起 ，便是一例 。
1988年 ，钦州被国 务院批准为沿
海开放地区 ，时间 刚 刚 过去 了 5
年，这里便 以 惊人 的速度 ，发生
了惊人的变化 。钦州 ，正在成为
我国 沿海地区又一颗冉冉升起
的新星 。

今年 元 旦 刚 过 ，笔 者 有 幸
随一群报社的老总 、记者去北海
考察 、采访 。汔车路过钦州时 ，
映入眼帘 的是滚滚尘烟 ，随处可
以看到建设工地 、筑路大军和正
在拔 地 而 起 的 一 座 座 高 层 建
筑。我们利用 休 息和吃饭 的时
间，抓紧进行了访问 、交谈 。

钦州地区有 着 优越的地理
条件 ：面 向 东 南亚 ，南临浩瀚的
北部 湾 ，北 与 广 西 首 府 南 宁 接
壤，东 与 北海相连 ，西南与越南
仅一河之隔 ，是我国大西南出海
的咽 喉 要 道 。早 在 1919年 ，孙
中山 先 生就在《建 国 方略 》中 提
出，将钦州港建成仅次于广州港
的南方第二大港 。他这样写道 ：

“ 凡在钦州 以西之地 ，将择 此
港以 出于海 ，则比经广州可减
400英 里 。通 常 皆 知 海 运 比
之铁路 ，运价廉20倍 ，然 则节
省400英 里 者 ，在四 川 、贵州 、
云南及广西之一部言之 ，其经
济上受 益 为不小 矣。……所
以直接输出入贸易 ，仍以钦州
为最省俭之积载地也。”

时间 走 过 了 半 个 多 世
纪，孙中 山关于建设钦州港的
宏愿 ，仍然是钦州人的一个梦
幻。原 因 来 自 两 个 方 面 ：从
客观上讲 ，先生英 年早逝 ，中
国大地战争不止 ，及到 中华人
民共和国成立 ，印支半岛和中
越边境又先后燃起战火 ，人们
无暇顾及港 口 建设 ；从主观上
讲，人 们 深 受 “以 农 为 本 ”思
想的束缚 ，身 处沿海 ，却不认
识海洋开发的重要 ，不知道靠
海吃海的优越 ，结果长期形成
了有海无港 、有港无船的封闭
落后状态 。

自1984年 起 ，钦 州 人 也

曾效仿过开放地区的做法 ，引
进外 资 ，加 快 建 设 。可是 到
了1991年 ，整 整8年 ，才 凑 凑
合合 引 进 了400万美 元 ，还不
及广东 、海南兴建一座工厂的
零头 。他 们 哪 里 知 道 ，洋 人
也精灵得很 ，也懂得中 国流传
至今的 “不见 兔子不撒鹰 ”的
古训 ，人家才不会轻易把大把
大把 的 票子扔进 “进不来 ，出
不去 ”的 “死胡同 ”哩 ！

严酷 的 现 实 ，逼 得 钦 州
人终于找到 了振兴钦州经济
的钥匙 ：以港兴市 ，开发海洋 ，
建设 港 口。1992年 8月 1日 ，
钦州 港 两个万吨级起步码头
奠基开工 ，到今年1月 16日 ，仅
仅五百多个 日 日 夜夜 ，便已胜
利竣 工 ，正大启 用 。至此 ，祖
国大西 南的人 民真正找到了
最便 捷 的 出 海 通
道！至 此 ，钦 州 人
圆了 孙 中 山70年 前
所做 的 南方 第二大
港之梦 ！

港口 动 ，财 路 通 。
码头 开 工 的 当 年 ，就 引
进外 资 450万 美 元 ，比 前
8 年 引 进 外 资 的 总 和 还 要
多。第 二 年 ，又 有 2400
万美 元 到 位 ，与 此 同

时，全 国 各 地 还 向 钦 州 投 资
了10亿 人 民 币 。

一业兴带动百业兴 。钦州
人有 了 自 己 的 港 口 ，就象插 上
了腾飞 的 翅膀。1993年 ，全地
区农 业 总 产 值 比 上 年 增 长
42%，工业总产值增长55%，
国民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比 例 超 过
20%。

如今 ，钦 州 人 的 眼 更 宽
了，心更大 了 ，劲头更 足了 。
从农 、林 、矿 ，到 路 、电 、
邮，全面开发 ，全面起 飞 。他
们虽然比沿海其他开放地区起
步晚 ，但决心用 更快 的速度赶
上去 ，尽快将昔 日 的 渔村小镇
变为 一座现代化城市 ，变为通
往东 南亚的 门 户 ，让祖 国 南疆
的这颗新星升得更高 ，更加光
彩夺 目 。

我之 杂 文 观
刘隆有

虽说 由 于 工 作 变 动 ，已 有 两 三 年 不 大 写 杂 文 了 ，但 因
前些 年 曾 于 《人 民 文 学 》、《新 观 察》、《北 京 日 报》、

《 天 津 日 报 》等 百 余 家 报 刊 发 表过 数 百 篇 杂 谈 ，遂 时 不 时
有一 些 杂 文 爱 好 者 千 里 致 函 ，与 我 探 讨 杂 文 观 。

其实 ，当 初 写 作 ，本 无 什 么 “观”，宣 传 需 要 ，捉 笔
配合 而 已 。如 今 经 人 提 起 ，回 顾 之 中 ，却 清 晰 地 感 觉 到 ，
自己 的 杂 文 写 作 ，还 真 受 着 一 种 坚 定 的 杂 文 观 指 导 和 规 范
呢。

因出 身 于 一 极 穷 极 苦 农

家，父 慈 母 善 ，即 便 碗 中 仅
有一 口 饭 ，也 乐 于 施 舍 予
人，这 种 根 苗 深 植 心 中 ，日

渐茁 壮 ，故 自 幼 年 起 ，便 立

志为 国 为 民 干 点 事 业 。稍
长，服 膺 儒 教 ，又 受 先 忧 后
乐、独 善 兼 济 之 训 ，愈 发 想 有 所 作 为 。但 眨 眼 即 将 知 天 命
矣，仍 旧 一 事 无 成 ，唯 读 书 写 文 而 已 ！

本志 不 没 ，遂 于 各 种 文 字 形 式 之 中 ，尤 看 重 杂 文 ，以
之为 民 代 言 ，以 之 针 砭 时 弊 ，以 之 鞭 挞 伪 善 ，以 之 弘 扬 真
性。每 为 一 文 ，未 尝 不 端 坐 凝 思 ，倾 心 竭 虑 ，千 字 短 文 ，
却拿 做 当 “经 国 之 大 业 ”去 对 待 ，力 争 于 国 于 民 有 所 裨
益。

其貌 不 扬 ，却 心 雄 万 夫 ，握 笔 展 纸 ，便 有 一 种 浩 然 之
气，在 胸 中 磅 礴 。笔 下 遂 也 力 求 写 出 一 种 激 情 、一 种 力 度

和一 种 铁 板 铜 钹 、大 气 撼 人 之 势 ，以 期 让
人读 后 ，受 到 一 种 奋 发 向 上 的 感 染 ，踔 厉
高蹈 ，而 有 所 为 。

又固 执 一 种 认 识 ，以 为 杂 文 应 该 是 美
论，一 部 《古 文 观 止》，即 是 古 代 美 论 汇
集，即 是 杂 文 最 高 典 范 。总 想把每 篇 短 文
都写 得 精 美 一 点 ，常 爱 讲 究 点 笔 法 和 文
采，也 常 为 这 方 面 天 赋 欠 缺 而 苦 恼 。一 篇
千字 文 ，往 往 改 之 再 三 ，数 易 其 稿 。虽 极 羡 慕 别 人 下 笔 立

就，自 己 却 不 肯 为 之 ，生 怕 让 一
般化 的 论 说 文 冒 充 了 杂 文 。

颇好 读 诗 写 诗 ，积 习 所 至 ，
明知 杂 文 职 在 论 理 ，却 也 常 常 要
为之 注 入 一 点 诗 情 诗 意 ，让 其 有
一种 儒 雅 的 境 界 和 空 灵 的 神 韵 ，

让读 者 念 罢 有 一 种 美 的 回 味 。
尤爱 研 讨 古 史 ，向 往 做 点 学 问 ，自 觉 不 自 觉 间 ，把 杂

文也 当 了 学 术 论 文 去 做 ，总 想 让 其 有 点 知 识 含 量 ，有 新 颖
独到 的 学 术 见 解 ，有 浓 郁 厚 实 的 书 卷 之 气 。

时常 念 叨 桐 城 派 的 衡 文 标 准：“辞 章 、义 理 、考
据”。觉 得 杂 文 尤 应 如 此 ，把 思 想 性 、知 识 性 、美 文 性 高
度统 一 。三 者 兼 备 ，方 为 上 乘 ，缺 一 则 必 等 而 下 之 。优 秀
的杂 文 作 者 ，自 然 应 该 集 思 想 家 、学 问 家 和 诗 人 于 一 身 。
自知 这 标 的 此 生 绝 难 达 到 ，犹 孜 孜 矻 矻 ，夙 兴 夜寐 ，刻 意
追之 。早 已 到 “发 福 ”年 龄 了 ，仍 如 瘦 猴 ，也 毫 无 悔 意 。

穿越 藩 篱 （散 文 ）
刘三 余

接受 了 满 车 厢 旅
人的 注 目 礼 ，在 最 后
一排 找 到 了 我 的 位
置，便 隐 隐 约 约 有 点
儿小 紧 张 ：从 铜 川 开
往西 安 的 这 趟 直 达 汽 车 ，
约摸 要 三个 小 时 吧 ？

汽车 驶 出 市 区 ，努 力
把目 光 移 向 车 外 的 风 景
线，应 接 着 灰 的 屋 瓦 ，红
的砖 墙 ，墨 绿 中 掺 和 着 些
微褚 黄 的 庄 稼 。田 埂 上 ，
一只 狗 象 子 弹 似 地 向 后 射
去，不 留 声 息 。再 远 处 ，
透明 的 山 岚 轻 轻 曼 曼 ，于
夕阳 下 妖 娆 着 山 峦 起 伏 不
能自 已 。

脑子 里 就 泛 开 了 柔 柔
的水 ，耳 畔 鸣 叫 的 单 调 的
汽车 发 动 机 声 嗡 嗡 便 格 外
刺激 。不 由 各 路 神 经 渐 次
绷紧 ，晃 晃 荡 荡 坚守 着 那
道阀 门。“外 松 内 紧 ”
——用 公 安 的 这 句 行 话 来
概括 当 时 一 整 个 儿 的 我 ，
真是 再 恰 当 不 过 了 。就 象
执行 不 同 凡 响 秘 密 使 命 的
侦察 员 ，外 表 上 不 动 声
色、若 无 其 事 ；暗 地 里
呢，紧 急 动 员 全 部 意 志 提
心吊 胆 咬 牙 切 齿 拳 头 紧

攥，还 恶 毒 地 巴 望 着 那 怕 是 出 一 次 车 祸 只 要 司 机
停车 ！

冲击着安全 阀 门 的 浊浪汹 汹 。呜呼 ，所谓文学
上的 “移情”手法 ，却原来是掩耳盗铃 的 勾 当 ！

尿憋呀 ！
想象 中 自 己 一 声 大 叫 。喉 管 可 怜 兮 兮 地 蠕

动几 下 又 蜷 缩 回 勇 气 。司 机 若 是 个 毛 躁 角 色 ，
不停 车 ，岂 不 斯 文 扫 地 ，体 面 丢 尽 ！我 的 武 高
武大 身 着 笔 挺 马 裤 呢 的 警 官 呀 ！

汽车 颠 簸 着 向 无 望 的 黑 夜 驶 去 。最 危 险 的
时刻 ，直 觉 果 断 地 发 喊 一 声 ，那 司 机 果 然 停 了
车。就 这 么 简 单 ！

战战兢兢地走到车尾 ，向旷野尽情地排泻着 ，
还有 快 乐 的眼 泪 。一会 儿 ，大 雨哗哗地响起来——
嗬，车 身边一字摆开 的 男 性旅
人！忍不住 睃车上一眼 ，但见
女士们正襟危坐 ，风度 永存 。
禁不住叹息 ：人生旅途 ，膀胱
属自 家 的 ，面 子 是 给 别 人 看
的，为哈死要面子 活受 罪呢 ？
继而又想 ：大 而言 之 ，被 国 人
视为 至高无 上 的道德 ，也不过
是一道藩篱罢 了 。无奈之际 ，
总有空 隙给 人 留 着 ，又何必作
茧自 缚 ，视其为 不可逾越的 长

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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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雪 的 日 子 （散 文 ）
丹柯

飘飘洒洒 、
飞飞扬扬 ，又是
落雪的 日 子 ，又
是银装素裹 的 世
界。

静谧 、安 宁 、奇 清 、淡
雅，是 落 雪 的 日 子 特 有 的 美
丽，美 得醉人 。常愿在醉意朦
胧中 回 味故去 的 岁 月 ，独享那
份柔柔 的眷意 。

还记 得 那 个 落 雪 的 日 子
吗？

那一天 ，我们拥炉 面坐 ，
融融的 炉 火让温热的空气 围抱
着你 也 围抱着我 。雪花忌妒屋
内的 温馨 与恬适 ，与 风儿 一起
轻轻地敲打窗棂上 的玻璃 。屋
外是一片 白 雪吻抱的 世界 ，白
得凛冽 ，白 得苍凉 ，苍凉凛冽
中透 出 一种寒气逼 人 的 冷艳 ！

我们正 是在这冷 漠哀怨 中
寻觅赤诚和热烈 ，如 同 在茫茫
戈壁 中 企 盼 那 生 意 盎 然 的 绿
洲。我们一起为跋 涉的艰难而
叹息 ；我们一起为世间的纯情而

感动 ；我们一起为贪婪的物欲
而悲悯 ；我们一起为心灵的碰
撞而共鸣 。我们渴望在短而
又短的 人生旅途 上 以坦诚和
率真 ，砥 砺 出 生 命 的 火 光
来。

谢谢你 ，以 一 段 委 婉 伤
感的 人生展现给我窗外雪花
般晶莹 剔透 的心灵 。透过那
如烟如雾的往事 ，我不仅感知
了人心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 ，
而且体味了 山一样的刚强 ，海
一样的深情。

虽然 是寒 冷的 落雪的 日
子，我分 明感 到 了 博大 、宽
容、忍耐 、善 良 、滚 烫 、母
亲才有 的心胸 。这心胸弥漫
出的暖暖情义 ，足 以使任何
坚实 的冰雪消融 ，足 以使任
何僵硬 的心灵复苏 ，足 以使

任何苟存的 私欲颤
栗，足 以使任何龌
龊的心理净化 ！

极喜欢那些落
雪的 日 子 ，皎 皎 洁

洁。极喜 欢在落雪 的 日 子 里放
纵自 己 的 思 绪 ，让雪 花 浸 润 心
底的 嫩芽 ，让雪 花妆扮 心 里 的
憧憬 ，让雪花堆塑心 中 的美神 ，
让雪 花 轻 吻 脸颊又 化作 小 溪 ，
缓缓地汇入心海 。

常常 ，面 对 六 角 形 排 列 有
序的雪花 ，难以抑止心的震颤 ，
感叹 她何 以 如 此 秀 美 ！于是便
想：只 有经历 了 地层 的挤压 ，烈
日的蒸腾 ，九天的 寒彻 ，种 种炼
狱般 的 痛 苦 ，才 能 晶 莹 出 通体
的纯净来 。

又是落雪的季 节 。皑皑 白
雪，冬 山 如睡 。多 想在这 凄清
的日 子 里和你一起去无垠的雪
野漫 步 ，伸开 双臂拥抱飘舞的
雪花 ，在赤裸裸无遮无掩的雪
神面前 ，献上赤裸裸无遮无掩
的魂灵 。

难读 难 懂 是 女 性
袁敏 杰

女人是一首 隽永 耐诵的 “诗”。女人 是一部包 罗 万 象 的
“ 大 百科全书”。女人 是一 本难读难懂的 “天书”。单 是女

人的 年 龄就够你读的 了 。如今 ，沐浴着解放思想 ，改 革开放
的煦 风 ，女性 的 服 饰 画妆 品 护 肤 养 颜 品 琳 琅 满 目 ，新 潮 迭
出。此 种情势 ，使女性的 “包装 ”愈加艳丽 ，更趋 完美 ，从
而使她们的 年龄更加难读难识了。

顾影 照 面竟不 同 。常常有这样的情景 ，对 于 一位女性 ，
看背 影 ，但见衣饰华丽 ，体态 苗条 ，步履轻盈 ，你便 认定 她
不是 个 年 轻 小 姐 ，便 是 位 妙龄少 妇 。只 有 当 你 与 她 面 对 面
时，你 才 发 现 自 己 的 判 断 大 大 失 准 了 。其 实 这 有 什 么 不 好
呢？虽 然 她 已 步入 中 年 ，但却仍不失一颗年轻的 心和迷人的
风采 ！

粗瞄细瞧不相 同 。有许 多 女性 ，你粗粗地瞄 ，是很难判
断她 的 实 际 年 龄 的 ，漂 亮 的 服饰 、入 时 的 穿 戴 、得体 的 打
扮，描眉 画黛 ，薄施脂粉 ，常常可 以起到掩饰其真实年龄线
的效果 ，年轻个十 岁 八 岁 不成问题 。这不 ，中 年 人便不成年
轻人 了 ！爱 美之心人 皆有之 。而 更重要 的 ，这 种具有鲜明 的
时代特征的服饰衣着 、美容画妆 、修饰打扮 ，将使众 多 的女
性永远保持一种 年轻的 心态 、一种最佳 的精神状态 ，永远保
持朝气 、保持活 力 ！

工装便服大不同 。农家女在 田 间劳作 ，工商企业 女工在车
间柜台操作室 当 班 ，医生护士小姐女士在病房仪器旁值班 ，女科
研人员在工作间操机按键 ，总是要着工装的 。这既是工作需要 、
劳动纪律 ，更体现着一种认真负责 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。这个
时候 ，可以说她们几乎是百人一态 、千人一面 ，是很难体现女性
特点及其个性魅力 的 。而 当 她们下班后 ，一番梳洗 ，一番穿戴 、
一番画妆 ，但见秀发飘逸 ，衣饰华丽 ，蛾眉 朱唇 ，身段婀娜 ，显得
那么年轻 、那么漂亮 、那么迷人 ！

平时节假 日 更不同 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
的日 益改善 ，大 多数女性 ，尤其是年轻女性和 中 年女性 ，差不 多
都有几套入时 、漂亮 、档次较高的服装 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 ，新款
新潮服饰 的面世 ，她们又总会不失时机地添置一些新品的 。而
每当 节假 日 ，正是她们举办“个人服装展览 ”的绝好时机 ，于是一
个个扮演起“时装模特儿 ”的 角 色 ：或花枝招展 ，或超凡脱俗 ，或
典雅凝重 ，或“新潮一族”！就连她们 自 己 的 男友或郎君先生亦
会大吃一惊 ：啊 ，好年轻好漂亮好风采好迷人哪 ！

沈阳 怪 坡
杨万义

早就听说沈阳有个“怪坡”，只耳闻而未亲见 ，不知“怪 ”在哪
里？今年初 ，我由 沈阳北上去铁岭 ，司机特意向我介绍 ：车要经过
“ 怪坡”，不妨一睹为快 。

当汽车到达那神秘地段后 ，司机先将汽车停在坡的 中段 ，关
闭油 门 ，松开档 ；按照常理 ，汽车应顺坡而下滑 。谁知 ，汽车却逆
坡而上滑 ，直至坡顶 。接着 ，司机又发动油 门 ，挂好档 ，只见汽车
吃力地“爬 ”下坡 。车到了坡底 ，掉头 、停车 、
关油 门 、松档 ，只见汽车在无任何“力 ”的作用
下，却顺坡轻轻而上 ，又达坡顶 。

我还想体验一 下骑 自 行车的滋味 。于
是，租来 了一辆 自 行车 ，先是 由 西而东骑下坡 ，按理应是毫不费
力。但是 ，常理如果能成立 ，这道坡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 。尽
管我费了很大的劲蹬车 ，可 自 行车却很费力地前进 ，还差点将我摔
倒。好不容易骑到坡底 ，在—10℃的气温下我冒 了一身汗 。当调
转车头 ，逆坡而上时 ，不用脚蹬 ，感觉有一种神奇的“力 ”推着我和

自行车飞速而上 。对于这种奇特现象解释有三 ：一是重力作用位移 ，
二是磁场作用 ，三是视觉差 。但无论哪种解释 ，却都难经推敲 。看
来这道怪坡还要“怪 ”下去 ，成为一个难解之“谜”。

除了 “怪坡 ”之外 ，当地还有更加撩人之谜 ：在怪坡以东不远处 ，
有一个“响 山”，在山 下修了一座迷宫 。当 我到了这个迷宫后 ，绕来
绕去 ，总是走不出来 ，真正进入了迷魂阵 。

出了迷宫登响 山 ，响 山实则是一
个“丘”，形如一面鼓 ，用脚跺之 ，声如
从空穴而来 ，当 几个人同时跺脚时 ，几
个方向的声音齐鸣 ，“嗡嗡 ”作响 ，如入

“ 仙境”，使我想起了陕西安塞的腰鼓群 。在响山之顶 ，建有一座亭 ，
形如 天文 台 ，用 脚跺 地 ，也能 发 声 ，但 声音较 为低沉 ，取 名 为 “嗡
顶”。其原理照样不得而知 ，需由 科学家们去研究了 。也可能成为
长期的不解之谜 。

走怪坡 ，登响 山 ，只有身 临其境 ，才更感到大 自 然的奥妙 。

永远 的 春 天
——致秦岭高寒 山 区 养路工

王怀 明

吟啸的雪涛淹没
了道班房前的 山 梁 ，
凛冽 的寒 风一道道过
滤着 道 班 房 后 的 峡
谷，你霹雳般地矗起
陕南汉子 的 豪放和粗
犷，刚毅一如峭壁 ，
柔韧一如青藤 。严霜
挂满了 眉 宇 ，峥嵘岁
月镂 尽 了 脸 膛 。你
这秦岭巅峰上的 养路

工，被冰棱霜雪筑塑的 名 字 。
你从嶙峋 山 崖簇拥 中 的冰

路走 来 ，镐 铲 荡 去 肆 虐 的 狂
飙，在伸 手可 以攀折 月 桂的地
方，向 山 堑抛撒一朵朵洁 白 的
雪莲 。你用 铲把拨弄边坡冰瀑
晶亮 的 琴弦 ，象 一个艺术家在
弹奏 古老的 箜 篌 。你调皮地蹦
跶几步道 工 自 编 的迪斯科 ，穿
毛皮鞋 的 大脚把钢板似的路面
踏得 山 响 。在冷得快要凝结 的
氛围 中 ，你哈一 口 热气 ，象 炉
膛里 上 足 了 煤 的 火 车 拉 响 了
起步 的 汽 笛 。然 后 搓 一 搓 冻
僵的 双 手 ，和 伙 伴 儿 们 一 块
齐心 协 力 把 昨 晚 塌 在 路 面 的
岩石 土 块 掀 下 深 谷 。你 常 常
忍受 寒 冷 忘 却 饥 饿 ，在 玉 龙
飞舞 的 世 界 里 ，向 溜 光 冰 滑
的路 上 撒 出 无 数 铲 防 滑 的 粗
沙，护 送 千 万 辆 受 困 的 汽 车
安全 驶 过 “危 险 三 角 洲”。
你象 寻 火 者 普 罗 米 修 斯 那 样

为了 人 们 的 幸 福 安 宁 而 奋 不
顾身 ，象 罗 盛 教 那 样 毫 不 犹
豫舍 己 救 人 ，多 少 次 救 护 翻
车罹 难 的 乘 客 ，多 少 次 义 务
守车 彻 夜 不眠 。

噢，秦 岭 养 路 工 。你 在
高寒 冰 封 的 大 山 ，在 世 俗 观
念的 冻 土 层 ，在 心 灵 以 外 和
心灵 深 处 ，在 充 斥 铜 臭 的 沼
泽地 ，却 把 神 圣 的 责 任 感 托
在掌 心 掂 了 又 掂 ，你 执 著 地
认定 它 比 生 命 和 爱 情 更 有 份
量更 有 价 值 。你 桔 红 色 的 标
志服 在 白 雪 皑 皑 的 天 地 里 象
一团 熊 熊 燃 烧 的 火 ，给 这 冷
漠的 世 界 平 添 许 多 温 馨 和 生
气，把 本 不 该 淡 薄 的 人 情 在
这荒凉 的 雪 山 煮 佛 。

哦，秦 岭 养 路 工 ！你 迎
着朔 风 高 歌 ：让 风 雪 袭 来 好
了！你 火 热 的 情 怀 已 将 这 周
天寒 彻 的 山 梁 和 漫 漫 的 秦 巴
路途 变成 生命永远 的 春 天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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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家老 四 （小 小 说 ）
引泉

刘家老四 又犯事
了。

昨天 ，有人看见
在一路 公共 汽车站 他
和几个人扭在一起 ，
手里还拿着一把三 角 刮刀 ，头
都变成了 血榔头 ，衣服被撕得
稀碎 。

这消 息传到老刘家 ，老刘
气得要死 。发狠说：“这 回 要

再进 去 了 ，说什么也不管了 ，
只盼那小子早死！”

晚间 ，电视里本市新闻 中
播出 了 一条消 息 ，说是有一位
青年 ，见 义 勇 为 ，拼死与三 名

在公共 汽车上行凶
作案 的 歹徒搏斗 ，
身负重伤 ，昏迷不
醒，现正 在一家 医
院抢救 ，市长亲 自

到医院看望云云 。
老刘 在 电视里看到正在被

抢救 的 那 位 青 年 正 是 他 家 小
四，突 然大 叫 一声 ：

“ 我的 儿……”

刊头 设 计 /范 红 江
本版 编 辑 /杨 乾 坤

谒中山陵（外一章）
李建 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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